
责举行婚礼前，遭遇车祸的她却在我眼前一点点地“消失”了
我的前妻恩娅是出车祸身亡

的，那年她 24 岁，到今年 10 月 12
日，恩娅去世整整六年。之所以用
了一个“消失”的词儿，是因为在她
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我握着
她的手，感觉这个曾经活泼开朗的
人，一点点地在我眼前就没了，那
是一种想拼命抓住她，但却毫无能
力，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离开你
的无助的感觉。我和恩娅同岁，从
大二开始恋爱，都是彼此的初恋，
和所有的恋人一样，有争吵也有欢
乐。就从她出车祸说起吧。

24 岁那年夏天，我和恩娅领
了结婚证，因为当时要买房还得装
修，琐事非常多，就把婚宴定在当
年 11 月。我感觉特幸福，自己长大

了，也要组织家庭，开始另一种全
新的生活。那时恩娅告诉我，等举
行完婚礼，她就计划要宝宝，还对
我说，我俩都是独生子，你可不许
有重男轻女的老思想。反正两个年
轻人，总喜欢不着边际地幻想着婚
后的美好生活，可这一切幻想都被
车祸终结。

恩娅出事那天是下午 3 点多，
距离我们举行婚礼还有整 26 天的
时间。当时我正在新房里和朋友们
为装修忙碌着。忽然我的手机响
了，是恩娅母亲的电话，刚摁下接
听键，就传出她母亲变了声调的哭
喊声：“许阳，恩娅出车祸了，你赶
紧来医院。”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
心特别慌，手脚发凉，脑子里一片

空白，朋友赶紧拉着我去医院。从
四楼往下走的时候，我摔倒了两
次，只觉得两腿发软，浑身不停地
哆嗦，每走一步都感觉脚下的水泥
地是空的。到了医院，我看见恩娅
躺在重症监护室，好几个医生围着
她抢救。恩娅的鼻子和嘴里都插
着管子，她身上沾满血迹，长长的
头发湿漉漉地散落在脸颊上，脸
色苍白。我上前握住她的手，恩娅
似乎是有意识的，她冰凉的手在
我的手掌里微微动了一下。我一
点也哭不出来，只是嘴里轻声呼唤
着她的名字，可恩娅没有丝毫反
应，眼睛紧紧闭着。

我赶到医院是 4 点左右，还
不到 6 点，恩娅就不行了，医生最

后一次电击恩娅的心脏，我看见
她的身体本能地要往上坐起，眼
睛也拼命想睁开，我死死地握着
她的手，好像要把我的恩娅从死
神手里拉回来，可是我没能力让
她活过来。不到 7 点钟，医生放弃
了抢救，告知我们恩娅已经死亡。
我听到医生的宣布，第一个反应
是松开恩娅的手，跑到走廊里，对
着那个肇事的男人狠命地一顿胖
揍，我发疯似的对他狂吼：“她才
24 岁，她才 24 岁呀，你开车就是
为了要别人的命吗？”我也不知道
哪来的力气，两个交警和朋友们
都拉不开，我心口堵得要命，好像
发泄完这股狠劲，我的恩娅就能
活过来。

责我无法走出失去爱人的悲痛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出事那

天，恩娅上班前，还叽叽喳喳地叮
嘱我要按照她的意思摆放家具，可
不到几个小时，一个活蹦乱跳的人
就消失了。我一直忘不掉恩娅在最
后那几分钟拼命想睁眼睛的情景，
我知道，她想看我，想看父母，她留
恋这个世界。人就怕在感情最好的
时候失去对方，那种失去好像要把
你的生命挖空一样。

恩娅走了以后，我变得非常极
端，想她想得快要疯了。回到我们
的新家，看见和她的婚纱照，看见
她亲手定做的床罩，我就难受，上
面还有她的体温和气息，但我俩已
经阴阳相隔。后来我实在无法抑制
对恩娅的思念，就搬进了恩娅父母
家，因为我想从老人容貌的轮廓

中，寻找恩娅的影子，在我的意识
里，恩娅父母的家就是我妻子的娘
家。她的房间一直没有变。每天晚
上，我睡在她曾经睡过的单人床
上，盖着她的被子，我仿佛拥着心
爱的恩娅，每个细微的空间都弥漫
着她的身影和我俩的记忆。只有融
入这个家，我才能缓解对她的思
念，自己也能得到片刻的安静。

恩娅的父母失去女儿后几乎
崩溃，看见我他们就会伤心落泪。
最初的日子，我比较害怕见恩娅父
母，担心是自己引起老人的悲伤。
但后来我明白了，老人之所以向我
哭诉，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恩娅
最爱的人，摊上这种变故，总不能
跟别人去哭诉。说到这儿，我得向
我的父母道一声感谢。当初举行婚

礼的酒店已订好，喜帖也发出去
了，恩娅突然去世，所有的事情都
要推翻。我和恩娅的父母沉浸在悲
恸中，根本无心处理这些琐碎的事
情，都是我的父母去酒店退酒席，
挨个给亲朋做解释，还要照顾我
的情绪。记得恩娅去世的头四年，
我一直封闭感情，拒绝再谈恋爱，
我在家是独子，父母盼我成家也
正常，我父亲体贴地对我说：“小
儿，你什么时候想成家再成家，我
和你妈绝不逼你，只要你能好好活
着。”这就是家人的爱，在你遇到痛
苦时，他们总是默默陪着你。

在无尽的思念中，有半年多的
时间，我是“堕落”的，除了工作，哪
儿也不去，回到家钻进恩娅的房间
不再出来。晚上睡不着，就喝酒，做

梦梦到恩娅，假如突然醒来，我会
拼命责骂自己，埋怨不该清醒，应
该在梦里陪着恩娅。后来发现自
己颓废的样子有点对不起父母，
我父亲的头发一点点变白，母亲
常常泪水涟涟。恩娅的父母也总
是小心翼翼，他们甚至不敢在我
面前提起恩娅，生怕触及我的悲
痛。我是一个男人，应该来照料
逐渐衰老的四位老人，可现在他
们还得照顾我的情绪，我突然感
到了自己的自私。那时我就想，
要是这么一直“堕落”下去，两
家老人迟早会被我“逼死”。最
后我强迫自己慢慢走出来，回到
正常的生活轨道上，逝去的人已
不能再复生，我得承担起活着人
的希望。

许阳和前妻领了结婚
证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前
妻就因车祸不幸而亡，他一
直走不出失去爱人的痛苦，
随后，他将这种思念转化成
了另一种亲情，演绎了一段
感人的故事……

采 访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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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姐姐来说，孝敬父母
切忌攀比；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此乃世道常理。对妹
妹来说，孝敬父母不能仅限
于钱物的赡养，而且多少钱
也不能买断父母的养育之
恩。对当父母的来说，体谅
孩子的难处与艰辛也是对
自己最好的宽慰，必要时花
钱请个保姆，比把钱全送给
医院要好得多。

——— 纪慎言
生活中有些兄弟姐妹

之所以关系紧张，多是因为
他们往往以自己的孝敬方
式要求对方造成的，而他们
彼此关系的不和谐又成了
父母的心病。同胞姐妹要互
相迁就、和睦相处，各按自
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孝敬老
人，让父母生活得高兴比什
么都重要。

— —— 一声美
对苏红来说，遇事心要

放宽，气要放平。这是为人
之道，也是处世之道。毕竟，
想改变一个人并不是一下
子的事。对苏霞来说，迷途
中的她迟早会明白，关心今
天的老人，其实便是关心明
天的自己。

——— 周建苗
像苏红、苏霞这个年龄

的人，正是压力最大的时
候，既要上班又要顾念老
人，自家的孩子也要记挂在
心，人的精力与能力毕竟是
有限的，不可能三全其美。
因此敬老院养老，实施老人
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大病统
筹不失为一种良策。

——— 邱枣庄

在和一些受过感情伤害的倾诉者交流时，他们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相信现在还有真正

的爱情吗？”可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爱似乎已经失去了原有美丽的本色。但我一直坚信有纯粹

的爱，而且这分爱里包含了多层次的含义。其实，许阳是我朋友的表弟，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他的

妻子含钰就在一旁安静地听着。我仔细观察含钰的表情，当丈夫说到悲痛时，她的眼睛是湿润的，

在最后听到丈夫向她诉说感激时，她羞涩地抿着嘴直笑。在整理许阳的稿子时，我的心就被感恩

和宽容的大爱所温暖着。我想告诉那些对爱情失去信心的人——— 相信这世上有真爱情，有超越金

钱名利物质的纯粹的爱与幸福。

■请就本期刊登的《举行婚礼

前，车祸夺去了我亲爱的妻子……》

中被采访人的故事发表你的个人看

法，要求简洁明快，电子邮件发至

zlwx3170@sohu . com

主持人
的话

A08-A09

青未了
2010 . 11 . 28 星期日

◆采访人：清清小雅
◆倾诉者：许阳(化名)男 30 岁

编
辑

曾

琳

美
编

马
晓
迪

恩娅去世后，我便在自己父母
家和她的父母家两边照顾，尤其过
节，更容易让人怀念逝去的亲人。
每到过年，我就带着四个老人去饭
店或在家团聚，在我心里，他们都
是我的亲人，我不忍心让他们受丁
点儿的孤独寂寞。2008 年夏天，我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含钰。含钰比我
小一岁，是小学老师，朋友给介绍
的。我曾想过不再结婚，思念着一
个人活着也不错，可我得为两边老
人考虑，我一天不走出痛苦，老人
们就终日揪心，人活着不能太自
私。后来恩娅的父母开始催我找女
朋友，她母亲甚至对我说：“你不再
成家，我和她爸得承受多大的心理
负担，恩娅在天堂也会难过的。”是
啊，我得为活着的人着想，妻子就
是在我想通了、想谈恋爱的时候，
适时地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2009 年元旦，我和含钰举行了

婚礼。婚后的含钰并不刻意回避有
关恩娅的事情，在我家有几张恩娅
生前的照片，妻子很随意地把它们
摆放在书柜的相框里，好像照片中
的那个人，是她的一个朋友或姐
妹。她非常通情达理，别的不说，单
说我照顾恩娅父母这件事，她没有
丝毫怨言，从不埋怨我不忘旧情，
每次回恩娅家，都是含钰陪着。她
曾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多一分对
他人的关爱，自己也能得到幸福，
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我特感激
她，说实话，要不是深爱着我，哪个
女人能容忍你和曾经的爱人的亲
属有过多接触呢？

今年 5 月 7 日，是我女儿出生
的日子。妻子生孩子的时候是难
产，需要剖腹。医生让我在手术书
上签字时，我的手哆嗦得特别厉
害，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里又出
现了恩娅最后的镜头，非常害怕我

的妻子和肚子里的孩子再从我身
边“消失”。在进手术室前，恩娅的
母亲走到病床前，用手抚摸着妻子
的脸颊，柔声地说：“闺女，别怕，我
们这么多老人保佑你，你一定会平
安生产的。”你不知道，当我听到女
儿那声清脆的哭声，看着妻子平安
推出手术室时，我的鼻子酸酸的，
有时真羡慕你们女人，遇到开心与
烦恼，都敢用哭来表达心情。

妻子生孩子那天，我的父母，
恩娅的母亲，还有岳母都在医院陪
着。她们围着妻子转来转去，还不
忘安慰我这刚当爸爸的毛头小伙，
我忽然感到非常幸福，这么多的
人，皆因我而产生了关联，这种关
联又是那么微妙的情感组合。妻子
坐月子期间，三家轮流照顾。女儿
百天后，含钰就回娘家住了一个多
月，又被恩娅的父母接过去住，含
钰已经成了他们另一个女儿。妻子

经常调侃说，她有两个娘家可以来
回走动。女儿出生后，生活更加忙
碌，孩子的哭闹嬉笑声，奶锅奶瓶
散发的奶香味，妻女睡熟时的安
宁，让我体会到人间烟火气息的日
子，这一切才是尘埃落定。

自从恩娅去世后，我曾用了
四年的时间把自己封闭起来。那
四年，爱我的人活得都很谨慎，是
为了让我缓解心中的苦，我是慢
慢才懂得这里面的深爱。今天，把
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就是想给所
有爱我的人一个交代。恩娅已经
去世，对她的爱要放在岁月里，她
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我会用同样
的反哺去爱。对于妻子，我除了感
谢，还有一分尊重在里面，是她的
大度与宽容，让这种融洽的组合
奇妙地存在于我们家庭里。这么
多的人爱我，我也会将更隆重的
爱回报给他们。

责把思念转换成了另一种亲情的组合

举行婚礼前

车祸夺去了我亲爱的妻子……

《亲姐妹，谁该来照

料年老久病的父母

双亲》之读者评说


